李叔同
李叔同，初名岸，又名文涛，别号息霜，晚年又号晚晴老人。188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阀阅门第。叔同天资颖慧，从小就喜爱诗词、书法和篆刻，在青年时期，就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他常说：“老大中国，非变法无以图存。”他对康有为十分敬仰，曾自刻一印曰“南海康君是我师”。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有人说他是康梁同党，寡母恐遭殃及，乃偕叔同南下，移居上海。1900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先生。1905年，萱堂谢世后，东渡日本留学，研习绘画、音乐、戏剧艺术。翌年，与曾孝谷等创立春柳社于东京，分设戏剧、音乐、诗歌、绘画等部门，以戏剧为主，是中国早期话剧（新剧）的第一个演出团体。主要成员除曾孝谷、李叔同外，还有陆镜若、欧阳予倩等。1907年起，在日本公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热血》等，轰动一时，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1910年归国，正是反清革命巨浪滚滚之时，国内有识之士，纷纷结成革命团体，或出版进步书刊，组织民众，推翻帝制，建立民主政体，李叔同就在此时参加了南社（1911年正月编订的193人的社员通讯录中，就有李叔同的名字）。同时与欧阳予倩等人以“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等名义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公演《社会钟》、《家庭恩怨记》等，反映了对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强烈愿望。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叔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填《满江红》一阕表示祝贺，慷慨激昂，感人肺腑。词曰：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身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旦好山河，英雄造。

1912年春，柳亚子，朱少屏等人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聘叔同担任副刊《画报》主编。亚子与叔同，旨趣相投，一见如故，朝夕共处，友谊日深。是年3月，由亚子介绍，叔同正式填了入社书成为南社社员，并参加了3月13日在上海愚园举行的南社第六次雅集。这次集会，到会共40人。同年5月，柳亚子编订《南社通讯录》，著录社员321人，叔同亲为通讯录题签并设计了装帧图案。在此期间，亚子、叔同又和胡朴安一起创立文美学会，主编《文美杂志》，他们同怀报国情怀，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共图革命大业。

是年秋，《太平洋报》因负债停办，李叔同转业从事艺术教学工作，先后应聘担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和音乐教员，在杭州与夏丐尊、马叙伦等共事时间较长，因叔同兴趣广泛，才华横溢，深为同事所钦慕。由他一人作词谱曲的《春游》三部合唱和《早秋》等歌曲在校园里广为流行。并首创采用外国歌曲填入新词作为教材，如他填写的《祖国颂》歌词是：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乌乎，大国民！乌乎，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

谁与我仗剑挥刀？

乌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昇平？

这首歌词不但对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具有启蒙意义，而且在灌输青年学子爱国主义思想方面亦起到重要作用。叔同乐育英才，桃李盈门，当代著名画家丰子恺、潘天寿，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1918年，叔同39岁时，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释名演音，法号弘一法师。在出家前夕，将一个亲笔撰书诗词的手卷送给弟子丰子恺，其中有金缕曲一首，题为“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

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

便惹得，离人消瘦。

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

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

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

是祖国，忍孤负！

这首《金缕曲》作于1915年前后，此时正值欧洲大战发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国内乌烟瘴气之时，忧国忧民的李叔同深痛自己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所破灭，发出失望的慨叹，重游扶桑之愿难偿。而又无心从事教育工作，徘徊于十字路口，结果选择了遁入空门这条道路，以求超脱。当时他的友好熟人对李的出家原因，颇多揣测，这首金缕曲也许能为这个疑团找到了答案。

弘一法师自入佛门，除书法、篆刻外，其他艺术活动都中辍了。但他的一颗“念佛不忘救国”的赤子之心，丝毫没有动摇，南社革命精神，已在他的思想领域里深深扎根。直至1939年，弘一法师六十初度，弟子李芳远驰函向柳亚子先生索诗，亚子作了两偈，语多激励。

其一：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

      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岂殊。

其二：闭门谢尘网，吾意嫌消极。

      愿持铁禅杖，打死卖国贼。

1939年正是日寇犯境，国难方殷，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越来越暴露，激起了柳亚子等爱国人士的义愤，故以诗篇来鼓动弘一法师重振当年的昂扬斗志，投身抗日救国行列。旧友的热忱忠告，弘一法师十分理解，因而在酬答的一偈中写道：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大师借红菊言志，义正词严，浩气凛然。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决心用流血来捍卫的岂止是他的宗教信仰，而更令他甘愿为之奋斗牺牲的是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疆土的完整，当然更念念不忘的是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成果绝不能毁于一旦。两位文坛宿将，以不同的境遇反映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革命情谊是永恒不变的。

李叔同当了24年和尚，其中有14个年头是在福建度过的，即从1928年到1942年，他芒鞋藜杖，云游闽海，在泉州的时间最长，1942年10月13日（阴历九月初四日）在温陵养老院圆寂，终年六十三岁。

在他圆寂之前，预先写就遗书两封，分别寄给他的至友夏丐尊和弟子刘质平，内容大致相同。他给刘质平的遗书是这样写的：“质平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谢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刘质平居士披阅：余命终后，凡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之事，皆不可做，因此种事与余无益，反失福也。倘欲做一事业，与余为纪念者，乞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二千册。”

为沉痛悼念弘一法师逝世，他的生前友好和弟子，遵照大师遗愿，醵资出版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弘一法师其他传世著作甚多，如《李庐印谱》、《李庐诗钟》、《清凉歌集》、《李息翁临古法书》、《华严集联三百》等，其遗墨影印成帙者更不胜枚举。李叔同的书法，清真高洁，有出污泥而不染之概；又善篆刻，1915年5月加入西泠印社为社员；绘画自成风格，尤以西画见长，在日本留学时，曾得日本名画家黑田清辉的亲授。李叔同不愧为一代艺术大师。

（张贻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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